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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庄文石) 10 月 31

日，黄永凤在养父的帮助下

再次来到亲生父母家中协

商，但最终仍未打动母亲。

目前，每次 400 元的透析费

用已掏空黄家的所有积蓄，

黄永凤则时刻面临着死神

的威胁。

经过上次的治疗，黄永

凤的身体状况有了些许好

转，没有再吐血，当天早上

还吃了别人送来的一个蛋

糕。看到女儿的状况，养父
黄会业既高兴又担心，如果

不能彻底治愈，她虚弱的身

体随时可能再次出问题。

10 月 31 日中午 12 点

多，走投无路的黄会业又一

次想起了黄永凤的生母，

尽管此前无数次吃到闭门

羹，但是这个倔强的养父
还是把女儿抱上了好心人

开来的汽车，赶往黄永凤

生母于淑兰所在的何官镇

张坡村。

这一次，于淑兰把大

门从里面反锁，任凭外面

的人怎么解释，就是不出

来开门。黄会业冲动之下

请来了警察，强行进入了

于淑兰家。

经邻居们求情，于淑

兰一家答应让黄永凤进屋

坐坐，然而，在捐肾的问

题上，她仍然拒绝让步，

一遍又一遍和邻居们解释

着家里的困难，甚至没有

顾上跟女儿说一句话。

长达 3 个小时的谈判

没有结果，下午 3 点，黄

会业带着女儿返回家中，

第二天一早，他还要带着

女儿再去益都中心医院做

透析。

回到家的黄永凤没有

再哭闹，还很听话地吃下了

家里准备的午餐：一只鸡

翅，一小块饼。这个可怜的

女孩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希

望了。“我谁也不怪，只怪命

不好”。说这句话的时候，她

神色冷静，声音低沉。

黄会业背着女儿偷偷
告诉记者，现在家里的存

款、亲戚朋友的借款和从

银行贷来的钱都花光了，

明天去透析的钱是黄永凤

的同学们刚刚送来的。

“不尽快找到肾源，

女儿就彻底没救了。”黄

会业担心，再这样下去，连

透析也做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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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谁也不怪，只怪命不好”
黄永凤上门求母再次遭拒，透析已耗尽亲友积蓄

有人来捐钱 有人送偏方
在得知黄永凤患病之后，其本

科就读的中南大学及时送来 10 万元

捐款，这些钱来自她的班集体和全校

的师生，送钱的老师告诉黄会业，“永

凤在学校表现一直很优异，也是一个
热心人，同学们都很记挂她”。

寒亭区的刘树森，在看到关于

黄永凤的报道之后，开车打听着来

到黄会业家中，放下了 1000 元钱，第

二天，他又根据电视上的偏方，开车

送去了一桶鲫鱼。之后几天，他成了

黄会业在潍坊的联络人，四处张罗

着朋友们捐款。

10 月 31 日，十几名黄永凤的同
学带着 2000 多元捐款找了她，这里

面有她青州五中的同学，有东夏初

中的同学，还有七八年未曾见面的

小学同学。见到这些儿时的玩伴，黄

永凤的脸上露出了几个月来难得一
见的微笑。

“汶川地震的时候，你第一个组

织动员全校同学捐款，以自己的爱

心感染了我们，感染了你周围的

人……命运是坎坷的，在病魔的考

验下，胸怀理想的你一定蕴藏着一
团永无熄灭的火焰，那就是信念”，

这封来自湖南湘雅中学八十五班全

体同学的信，一直被黄永凤小心收

藏着。

本报记者 庄文石

“她不开门，我不恨她”

对话尿毒症女孩黄永凤

10 月 31 日，黄永凤第三次去见亲
生父母，在养父的帮助下，她第一次进

了亲妈的家中，但三个小时的谈判依然

无果。回到养父家中，她神情安静，用低

沉的声音告诉记者，“她不开门，我不恨

她，她家也困难”。

记者：今天又去母亲家了？这次她见

你了吗？

黄永凤：和爸爸(黄会业)去的，一开

始她躲在里屋不开门，后来爸爸发火了，

她又让我进屋了。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进亲生父母家？

黄永凤：嗯，之前来

的时候，他们都没

让我进去。

记者：你

进去后主动

和 她 讲 话

了吗？

黄永凤：我叫她妈妈了。

记者：那她什么反应？

黄永凤：她不愿意和我待在一块，

也没有和我说话。

记者：还是没答应给你捐肾。

黄永凤：没有，我爸爸(黄会业)他

们又劝她了，她说要是捐了，她死了之

后家里就没人挣钱了。

记者：你恨她吗？

黄永凤：刚开始有段时间恨她，后

来不恨了。

记者：为什么？

黄永凤：我之前听说她家里很穷，

但是没有自己来过，今天来了之后，我
发现她家比我想象中的还困难。以前老

是觉得自己可怜，亲生父母都不管我，

没有想到这一块(她家很穷)。现在我不
想再向她开口了。

记者：给你姐姐打电话了吗？

黄永凤：我经常打，但是她不接。

记者：听说你之前对她挺照顾的？

黄永凤：就是她考我学校研究生的

那七八天，我管她吃，管她住，还给她

买了复习资料。后来在学校里想给她

钱，但她不要。

记者：现在她不理你了。

黄永凤：我理解她，她家里穷，还

要妈妈供她上学。

记者：那你怎么办？

黄永凤：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命不
好。

本报记者 庄文石

户口没着落 无法享医保
“她的户口签移证过期了，没有

医疗保障”， 10 月 31 日，黄会业

说，从中南大学毕业之后，女儿的

户口一直自己拿着。记者了解到，

黄永凤看病已花去近 30 万，养父
的整个家庭已陷入债务危机。

自今年 4 月 12 日被查出尿毒症

以来，她已先后花去近 25 万元。

另外，为了治好病， 4 月份，黄会

业还领着女儿去了沂水一家民间医

院，花去 5 万多元，事后证明，他

们被这个打着“偏方治疗尿毒症，

10 万元包好”招牌的医院骗了。

黄会业家并不是什么富有人

家，两个儿子，老大已经结婚，小

儿子在潍坊一家普通工厂当工人。

自黄永凤患病以来，除去十几万元

的捐款外，剩余的钱全靠借债维
持。

在治疗过程中，有好心人曾告

诉黄会业，现在不论是大学生还是

农民，都能享受到医保，可以报销
一部分看病费用。但是经过了

解，黄会业失望了，女儿

毕业之后，已经从中南

大学迁出了户口，因为
半途患病，又没能及时

将户口落在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如今她的户口迁

移证已经过期，成了“黑

户”。

“之前一直没有来

得及给女儿落户，连

中秋节都是在医院

里过的”，黄会业说，

最近几天他希望能

再去一趟长沙，为
女儿开个介绍信，

同时也把配型的

表格向一些大医

院里送一送。

本报记者 庄文石

图为黄

永凤收到的研

究生录取通知

书。

黄永凤一家一筹莫展


